
侯灿先生主笔的楼兰考古报告《楼

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终于迎来了

出版的时刻。

1980年，新中国唯一的一次楼兰考

古工作，是由侯灿先生担任领队的，而

1987年，经过几年的埋头整理研究，

《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完成，并

寄给北京著名的专业出版社。三十多年

过去了，楼兰依旧传说纷纭，有关列强

的楼兰掠夺，依然能够激起国民的爱国

激情，但是作为中国楼兰考古重要成果

的这部考古报告，却一直昏睡在侯灿先

生的书箱中。

1
987年，侯灿先生的工作单位从新疆

考古所转为新疆师范大学。作为历

史系的同事，侯灿先生引领我走上吐

鲁番的研究道路，我因为有随时请教

的良机，对侯灿先生的故事也自然多所

了解。

1987年11月9日，出版社给新疆考

古研究所的信件是这样说的：“侯灿同

志编著的《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

早收到。报告纠正了前人的一些失误，

并提供了一些有价值新资料和论证，有

助于学界清楚地认识楼兰的历史。我们

已经列入明年的发稿计划。谢谢作者和

贵所的鼎力支持。”得知报告已经列入

明年计划，侯灿先生的愉快心情是可想

而知的。

我不止一次亲耳聆听侯灿先生申明

楼兰考古的重要性。新疆考古对于中国

十分重要，而楼兰是国际瞩目的焦点。

斯文赫定、斯坦因一言九鼎的时代过去

了，楼兰考古研究，该听听中国的声音

了。这是侯灿先生无数次强调的主旨，

作为新疆的第一部考古报告的撰写者，

侯灿先生满怀自信。我为侯灿先生高

兴，也为中国高兴。

侯灿先生的好心情只维持了几个

月。转年3月28日，出版社给侯灿先生

再次发来信件，内容是：“据了解，《文

物》月刊将在今年七期发表楼兰调查发

掘的一组简报，简报包括了现有这本

《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的主要内

容。我社目前纸张紧缺，出版方面有很

多困难，鉴于上述情况，原拟出版的楼

兰报告专刊实无法承担。因此只有将报

告原稿璧还 （另函），请查收并恳祈多

多见谅。今后楼兰如发现新的重要收

获，我们还可重新研究出专刊。感谢您

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

退稿信明确无误。如果一开始就拒

绝，情形会好些。先宣布列入明年计

划，再宣布退稿，变化太剧烈，打击程

度自然更高。要撰写这样的退稿信，也

需要煞费苦心。《文物》 月刊第七期，

发刊日期是7月29日，三篇文章分别是

《楼兰古城址调查与试掘简报》《楼兰城

郊古墓群发掘简报》和《楼兰新发现木

简纸文书考释》，因为排在刊物的第一

组，十分醒目。考古工作先发表简报，

再发表报告，这是考古行业的惯例。经

常遭遇抱怨的是考古简报发表后，考古

报告却一拖几十年都没有动静。侯灿先

生的工作如此迅速，简报和报告几乎同

时完成，完全可以看作是考古学界的奇

迹了。但是，却因此遭拒绝，未免过于

残酷。

从此，侯先生到处奔波，不断写

信，争取楼兰考古报告的出版，争取申

请课题获得出版资助。当然，最后的结

果都一样，考古报告进入睡眠模式。

1990年7月11日的 《新疆日报》 第四

版，有《难出书、出书难》的文章，还

专门举出侯灿先生的《楼兰考古调查与

发掘报告》为例进行说明。

事实上，关于楼兰考古，侯灿先生

一直在挣扎努力。付出的心血太多，忘

记并不容易。1994年我到北京读书，跟

侯灿先生的联系主要以书信为主。知道

侯先生放不下楼兰，我曾建议，可否像

斯坦因《西域考古记》那样，用比较通

俗的形式公布考古资料，总比没有声响

好。侯先生觉得可行，这是现在我们能

看到的 《楼兰的发现》 书稿计划的因

缘。在北京读书期间，我跟朱玉麒联系

很多。玉麒兄博士后出站之后，继续回

新疆师大工作，不仅主编《西域文史》

学术杂志，还主持了该校的西域文史学

科建设。他知道侯灿先生有楼兰考古的

第一手资料，于是积极联系侯先生，双

方敲定《楼兰研究与探查》项目，新疆

师大出经费，侯灿先生着手研究。当

时，侯先生已经退休，先定居成都，再

转移上海，与玉麒兄定的计划是2004

年底，转年即投入工作。侯灿先生1936

年出生，至此，已经年近七十，而两年

前刚刚完成心脏搭桥手术，却并不满足

于含饴弄孙的退休生活，遥远的楼兰，

依然是心魂的牵挂。

现在看来，楼兰，注定要成为侯灿

先生永久的遗憾。他有力量的时

候，社会环境不能给予机会。如今，新

疆师大将机会送上门，侯灿先生却无力

把握了。他已年老体衰，病魔缠身。我

得到的消息有限，但总是侯先生的病事

又有增加这类不祥的信息。虽然如此，

侯灿先生依然在进行最后的努力。2012

年，当侯灿先生把论文书稿《西域历史

与考古研究》寄给我的时候，我其实无

法了解，在论文集和楼兰考古研究之

间，事实上侯先生已经进行了选择，楼

兰研究实在无力完成了。

2016年6月20日，侯灿先生永远地

离开了，他再也不用为楼兰心碎了。

我深深知道，楼兰考古报告是侯灿

先生最大的牵挂，如果有机会出版，至

少能够安慰一下侯先生的在天之灵。我

认真地询问新疆考古研究所的于志勇所

长，侯灿先生已然不在，能否安排出版

他的生前作品？于所长斩钉截铁地说，

毫无问题，全部由考古所出资。我把

电话打到上海，得到的消息几乎就是噩

耗——或许正处在伤痛时期，侯灿先生

夫人吴美琳老师很肯定地说，没有这样

一部书稿。我不仅惊愕，而且产生一个

可怕的想象：会不会是侯灿先生过于伤

心，一气之下毁掉了书稿？我呆坐在椅

上，几乎忘记挂断电话。

2019年6月18日，在侯灿先生去世

三周年的前夕，我认真地写下《怀念侯

灿先生》一文，先是发表在上海《文汇

报》（2019年9月20日“文汇学人”），

后来被编辑作为序言收入侯灿先生《西

域历史与考古研究》一书。当时的想法

很清楚，一定要把侯灿先生《楼兰考古

调查与发掘报告》的故事记录下来。该

书出版后，吴美琳老师惊醒了，她在全

家各处进行了全面搜查，终于在一个密

封完好的牛皮口袋里，找到了整整齐齐

的文字和图片原稿。

吴老师的电话，让我兴奋了好几

天。朱玉麒教授的兴奋比我更甚，立刻

决定由新疆师大黄文弼中心丛刊出版。

2019年12月17日，一个风雨交加的日

子，我们乘车前往上海，郑重接受了侯

灿先生的遗稿 《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

报告》。

我们看到的 《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

报告》 是手写稿，注明时间是

1987年3月。文字是吴美琳老师工整抄

录的手笔，有侯灿先生的加改。应该是

稿子从出版社退回后的修改，多是汉

文，也有英文，加注斯坦因等篇目。无

法想象，一边是出版无望，一边是不断

的修改，面对这样的书稿，侯灿先生是

怎样的心绪？目录之后是缘起，仔细记

录了考古工作队的分工，最后写到“材

料的汇集和报告编写是侯灿同志整理

并执笔的”。费尽侯灿先生心血的这部

报告，原来是一个集体工作成果。在

报告撰写的时候，已经有考古队队员去

世，侯先生不忘一一注明。如今，侯灿

先生也是故人了，撰写报告的时候，他

一定会想着要对得起逝去的同事，不

能让他们丧失历史记录，谁知道最终

连侯灿先生本人也无缘看到这部报告

的出版。

《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是一

部迟到三十多年的考古报告，原计划应

于1988年出版。三十多年来，中国发

生了巨大变化。楼兰故城，已经成为很

多人自驾游的目的地，楼兰学术考察的

节目，也经常见诸电视。但楼兰考古，

在1980年之后，再也没有进行过。斯

文赫定、斯坦因之后，由中国学者主持

的属于科学意义的楼兰考古，这依然是

唯一的一次。侯灿先生主笔的这部报

告，依然是最新的楼兰考古报告。

原本，应该由著作人完成后记，但

这部报告经历坎坷，最后只能由我这个

旁观者书写文字代替后记。请读者了解

原委，理解学术之不易。

《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的出

版，最终由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资

助，并列入“黄文弼中心丛刊”，似乎

也是一个轮回之后的命定，具有着双重

的里程碑意义：一方面，《楼兰考古调

查与发掘报告》由侯灿先生晚年执教的

单位负责出版，无疑是新疆师范大学这

个与改革开放同龄的年轻高校在西域文

史学科引领学术、建立传统的里程碑。

更为重要的是，1930年代两次深入罗布

泊地区的黄文弼先生，是出现在这一荒

漠中从事考古工作的第一位中国学者，

他的《罗布淖尔考古记》也是关于这一

地区为世界所瞩目的第一份考古报告，

虽然他主要从事了罗布泊北岸以土垠为

主的汉代遗址考古，而没有进入楼兰；

如今，《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的

出版，正是中国学者沿着黄文弼的罗布

泊之路而进入楼兰遗址核心区考古的又

一个新的里程碑！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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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宪实

“三间房”西南的民居建筑，

远处的“三间房”是楼兰的象征

地名中的通名一般指代某一类地理
实 体 的 类 型 （如 “ 虹 口 港 ” 的
“港”），它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地
理密不可分，有着极具地域特色的历史
文化内涵，而地名的历史层次和文化的
历史层次往往能够互相印证（周振鹤、
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笔者主
要以上海地区的村落通名为考察对象，
以百度地图和高德地图村名图层的数据
为依据（共收录21世纪初全国390余
万个以自然村为主的农村地名，其中上
海地区涵盖1.4万多个地名）展开分析
和论述。此数据并不完整，也不完全准
确，但大致可反映上海和全国地名通名
的分布情况。

上海排名前12位的村落通名（及
其占比） 分别是宅 （22.73%）、村
（17.62%） 、 桥 （6.98%） 、 浜
（6.98%） 、 塘 （4.51%） 、 泾
（3.72%）、 港/江 （3.38%）、 埭
（3.29%）、 湾/弯 （2.24%）、 里
（2.15%）、圩/于 （2.06%） 和舍/厍/

沙（1.83%）。“村”作为一个在全国普
遍使用的村落通名，在上海的高占比和
近几十年来较大范围的自然村改并行政
村相关，新设的行政村多遵循“某某
村”的命名模式。多数村落通名前都冠
以姓氏，最普遍的模式是“姓氏+家+通
名”。上海地区所有地名中带“家”的
占比高达46%，排名前12位的姓氏分别
为王、张、杨、陈、陆、朱、金、沈、
徐、周、李、顾。由于“王”的吴语白
读音与“杨”相近，杨姓比例高很可能
是一些地方把“王”写作“杨”。排名
前12位的村落通名中，8个与水相关，
是上海水乡地貌在地名上的反映。许多
河流名是叠用的，如沈泾塘、漕河泾
港。不少村落通名也会叠用，如李厍
里，有时叠用的通名还可能不是同一
类地理实体，如金埭港、西吴巷泾。
下文选取几个有吴地代表性的通名分作
阐释。

【宅】“宅”是极具上海特色的村落
通名，全国带“宅”的村落四成在上
海。“宅”在当地所有地名中的占比，
以地市为单位，上海最高，为22.7%，
第二名的苏州仅为5.3%；以区县为单
位，排名前五的区县都在上海，其中浦
东和宝山占比均高达45%左右，“宅”的
强势程度可见一斑。
【浜】 直到宋代，文献中才出现带

“浜”的地名。《广韵》称“浜”为“安
船沟”，《集韵》则说“沟纳舟者曰浜”。
方言中“浜”又被称作“浜兜”，“俗呼
港之不通者曰浜兜”（民国《嘉定县续
志》），指只通一头的小河道。直到近
代，太湖平原地区百姓出行的交通工具

主要是船，“浜”类似今天上海居民区
的“死弄堂”，一头深入村落供村民停
船，另一头连通“浦”“塘”等大河。
南宋《吴郡志》中就有关于百姓大量破
坏塘浦堤岸“擅开私浜”的记载。全国
带“浜”的地名，嘉兴市占比48.1%，
苏州市占比28%，上海市占比15.8%，
再加上排名第四的湖州市和第五的无锡
市，环太湖区域带“浜”的地名占比全
国超过97%，最密集的嘉善县超过37%

的村落名带“浜”。因此，“浜”是一个
有着浓厚太湖地区特色的通名。松江区
15.6%的村落名带“浜”字，是上海含
“浜”量最高的地区。

【塘/浦】“塘”即“隄也”（《说文
解字》），本指堤岸，至今北吴地区民
间仍称河堤为“塘岸”。“塘”也被引申
为筑有堤岸的河道。池塘一般用“荡”
而非“塘”。汉代的《越绝书》记载了
吴地关于“塘”的来历：“句践已灭
吴，使吴人筑吴塘，东西千步，名辟

首。后因以为名曰塘。”“塘”是南方非
常普遍的村落通名，上海4.5%的含
“塘”量只能排到全国地市的第49位。
闵行区是上海含“塘”量（12.4%）最
高的地区。
“浦”最早见于先秦时代的文献。

“浦”在吴地往往指南北向可通吴淞江
的大河，浦与浦之间则开凿“塘”以连
通彼此。最迟到宋代，太湖平原已形成
了“横塘纵浦”的水系格局：“古人之
法，七里为一纵浦，十里为一横塘……
因塘浦之土以为隄岸，使塘浦阔深而隄
岸高厚。”（《吴郡志》）因此，塘、浦
一般是太湖流域仅次于“江”的第二层
次的大河。“浦”主要分布在浙江、江
苏、福建、广东、上海等地，青浦区
（1.1%）是上海含“浦”量最高的地区。

“横塘纵浦”的命名规则在南宋之
后渐被摒弃，许多新开或疏浚的河道都
称“塘”，“浦”的数量急剧减少。如宋
代庆历年间所开顾会浦，是沟通松江府

城和吴淞江的重要河道，南宋时河道南
段已改称通波塘，一直延续至今。今天
上海村落通名中“浦”的占比不到
0.6%，仅为“塘”的13%，而北宋郏亶
《吴门水利书》中记载的大河，“浦”占
据六成以上的绝对多数。
【泾】 泾在吴地一般指人工开凿的

次要河流。《说文解字》把“泾”解释
为渭河的支流“泾水”，但成书在汉代
之前的 《管子》 提到“泾水十二空，
汶、渊、洙浩满”“疏三江，凿五湖，
道四泾之水”，显然已将“泾”作为了
一般河流的通名。《尔雅》曰“大波为
澜，小波为沦，直波为径”。《释名》则
言“水直波曰泾，泾，径也，言如道径
也”。可见，“泾”作为河流通名可以追
溯到两汉甚至更早。据顾国林统计，北
宋郏亶记载的吴地河流，泾占26%，明
代《吴中水利全书》记载的1万余条河
流，泾又占比1/4。可见从宋代到明
清，“泾”作为吴地强势河流通名的地

位一直很稳定。一般“泾”前多冠以
“官”、“横”以及表示数字、方位的字。
现今全国带“泾”的地名主要集中在苏
州 （54.5%）、上海 （25.1%）、嘉兴
（9.9%）、无锡 （3.9%） 四市，合计
占比超过93%。青浦区11%的村落名
带“泾”字，是上海含“泾”量最高的
地区。
【港/江】由于“港”和“江”两字

在吴语中音同而调不同，大量实为
“港”的地名被书面记录为“江”，因而
合并统计。
“港”是北部吴语区常用来指称河

流的通名，相当于普通话的“河”，河
流不论长短宽窄曲直，都可称之为
“港”。港口（原指河道的分叉口）是后
起的现代意义。“港”在古代文献中也
多指河流，最早的记载至少可以追溯到
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东北流为长
洋港……港水东南流注于江。”
“江”在太湖东部地区的使用非常

有限，长江之外，只有吴淞江、娄江
（或许还有很早就淤没的东江）等极少
数几条大河才有资格称“江”。随着宋
代以后吴淞江的逐渐淤积以及明代之后
黄浦水系的不断疏浚，太湖以东最大的
河流由吴淞江变为黄浦，于是明代开
始，“黄浦”逐渐被称为“黄浦江”以
突显其水势之大，而吴淞江下游段在上
海开埠后则被称为“苏州河”。

苏州、嘉兴、南通、盐城和上海的
含“港”量排名全国前五。崇明区
6.5%的村落名带“港”字，是上海含
“港”量最高的地区。

【埭】“埭”指“以土堨水”（《广
韵》），“壅水也”（《集韵》），同
“堰”“垬”，即挡水坝，最早见于东晋的
文献中。吴方言多将“跑一趟”说成
“跑一[da]”，本字就是“埭”。作为地
名的“埭”在太湖流域有两种读音，苏
州西部和无锡读[de]（与韵书相合），
苏州东部、上海、嘉兴等地读[da]。
根据蔡佞的研究（《地名通名中的同名
异义与同义异名》），“埭”字在吴地主
要有三种含义：一是字典里的本意，即
拦河筑坝，如苏州相城的黄埭、无锡的
葛埭；二是河道两侧的土堤；两岸居民
为避水患又多在堤坝上建村舍，于是
“埭”又有了第三种含义——村落。这
种村落沿着“埭”一字排开成长条形，
因此吴语中把“一排”说成“一埭”即
为此引申义。嘉兴 （27.2%）、上海
（18.2%）、 镇 江 （12.6%）、 苏 州
（9.2%） 和湖州 （7.4%） 五市是含
“埭”地名最多的地区，合计占比全国
的74.6%。金山区（10.8%）是上海含
“埭”量最高的地区。

【厍/舍/沙】“舍”原意指茅棚，引

申为村庄。“厍”是“舍”的俗字，主
要在沪苏嘉三地使用，有时“厍”也会
写成“沙”，如“顾家沙”，两字在方言
中同音不同调。全国带“厍”字的地
名，上海（52.6%）、苏州（30.3%）和
嘉兴（10.3%）三市占比合计超过总数
的93%，是一个极具太湖东部特色的吴
地地名。松江区3.2%的村落名带“厍”，
是整个上海含“厍”量最高的地区。

* * *

把排名第一的“宅”和第四的
“浜”作一比较，会发现一些有趣现
象。在太湖流域东部，“宅”主要分布
在沿江沿海地区，“浜”则密集分布在
嘉兴境内以及苏州大部分地区和上海西
南的松江、金山、青浦三地，“宅”和
“浜”的主要重叠区域又与古海岸线
“冈身”较为一致。如此规律性的分布
绝非巧合，放眼整个江南，丘陵地带表
示山间平地的通名有岙、坞、冲、岕、
垟五种，彼此的分布也十分规律。以上
两种情况或许暗示了古代江南平原和丘
陵地区不同民系的分布。此外，就姓氏
与通名的关系而言，“姚”这一在所有
上海带姓氏的地名中排第19位的姓，
在以“浜”为通名的地名中排名竟上升
到第4位，这似乎暗示了“姚”姓与
“浜”的渊源。上述线索是否可视为江
南历史上居民成分和文化类型演变在地
名上留下的印迹？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
步的考察。

总体而言，由于各区域自然条件、
历史发展轨迹甚至居民成分的不同，上
海地区的通名分布，冈身以东的滨海
平原与以西的湖沼平原呈现出显著的差
异性。

上海还有许多特色地名，如闵行的
“行”本为“巷”，嘉定、普陀地区的
“槎”（木筏），南汇、奉贤地区的“泐”
（潮水在滩涂上冲刷出的河道），松江地
区的“泖”（类似湖荡的河流宽阔段），
指代小河的“溇/楼”，和盐业生产相关
的“团”“灶”“场”，与冈身古海岸线相
关的“冈/岗”，奉贤沿海开发时分股
（古）围垦滩涂的“古”，以及还未探明
其义的“奴”。“墩”在冈身以西多为上
古的墩居村落，而从金山经南汇嘴至吴
淞的沿海地区的“墩”则本为烽火台。
限于篇幅，以上种种不赘。

特色地名是传承上海历史脉络的重
要载体，通过保护和利用，这些传统的
地名将成为打造上海文化品牌的宝贵
资源。（感谢顾国林先生对本文的重要
贡献）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传播

学院）

陆新蕾

上海特色地名
蕴含怎样的历史文化信息

我不止一次亲耳聆听侯灿先生申明楼兰考古的重要性。新疆考古对于中国十分
重要，而楼兰是国际瞩目的焦点。斯文赫定、斯坦因一言九鼎的时代过去了，
楼兰考古研究，该听听中国的声音了。这是侯灿先生无数次强调的主旨，作为
新疆的第一部考古报告的撰写者，侯灿先生满怀自信。

你 可 曾 想
过，上海老字号
里的王家沙、乔
家栅，著名地标
如陆家嘴、朱家
角、徐家汇，路
名如肇嘉浜路、
陆家浜路……都
是如何得名的？
背后又有怎样的
关联？

学林

上海青浦朱家角大清邮局门头


